
B07-08

2016年10月23日 星期日
本版编辑：曾琳 美编：许雁爽华不注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长假，哪儿都没去，在单
位连值了三天班，然后就是急匆匆地赶回了老家。

父母双亲都七十多岁了，身体虽无恙，但毕竟
年龄大了，陪他们的时间真是屈指可数。有朋友相
约，一起出去游玩；姐姐姐夫也想约着一起去沈
阳，看外甥女。思虑再三，还是婉拒了。毕竟山水永
存，而父母却是一天老似一天。

在家这几天，其实也并没做什么，甚至连一顿
饭都没做。不是我不想做，而是不想让父亲失落。父
亲现在对儿女表达疼爱的方式，就是默默地为我们
做饭。在这种默然中，有他的小兴奋、小满足。我所
能做的就是陪母亲说话，听她絮叨往事。母亲说得
兴高采烈，我听得津津有味，并不时在她忘记某个
场景或某个人时，提醒一下，让母亲继续说下去。或
许是年龄大了的缘故，听母亲唠叨这些陈年旧事，
心里竟然平静如水，并不像以前，总是会不耐烦地
打断，说已经听过很多遍了。

晚上，与父亲、母亲一起看电视剧。母亲边看边
发表着自己的意见，父亲则斜倚在沙发里，边看边
打瞌睡，在瞌睡的间隙，随时应和着母亲的评论。那
只黄色的家犬，依偎在父亲脚旁，眯着眼睛，听到母
亲的评论和父亲的应和时，抬头看看这个，又看看
那个……我在家极少看电视剧，总觉得浪费时间，
而陪父母看，心里却暖暖的、柔柔的。

6日那天，带着父母去公园转了转。母亲脑血栓
多年，走路有障碍，需要拄着拐杖。母亲是个要面子
的人，怕人家笑话她走路的样子，便极少在人多的
地方露面。弟弟为她买的轮椅非但不用，还把弟弟
骂了一顿，说弟弟嫌弃她，拿她当废人。没办法，弟
弟只好把轮椅送了人。母亲为了显示自己还有用，
在家里依旧秉承着说一不二的作风，并且大事小情
都操着心。父亲对她仍是宠爱有加，不仅在生活上
照顾得无微不至，大事小事也是早请示晚汇报，就
连打个扑克牌，也是能让就让。

那天，父母坐在公园的长凳上休息、聊天，看
我举起相机，母亲就想站起来，她说她不想照相。
父亲拉了拉她，说照吧。母亲白了父亲一眼，说不

想和你照。那样子，矫情得像十八九岁的姑娘，我
看着也是醉了。

父亲的腰不行了，站一会儿就累。有时候，走着
走着，腰就弯下去，脸几乎贴着地面。又想起那天，
与弟弟一起带父亲去省立医院看腰。看着淹没在拥
挤人群中的父亲，那么瘦小，那么无助，好像别人一
挤就把他挤没了。我赶紧挤过去，伸出手臂， 把父
亲圈在我的胳膊和墙壁之间，为他挡住拥挤的人
群。那一刻，我只想像保护孩子一样护住我的父亲，
让他不受拥挤之苦。可我心里却是酸楚的，从前那
个顶天立地无所不能的父亲哪里去了？从什么时候
起，我的父母已经老了，老得需要我的保护了。

在一片池塘边，父亲看着茂盛的荷叶，他说这
片藕长势很好，出藕多。父亲是懂藕的，年轻时候，
为了生计，为了我们的学费、书本费，父亲在寒冬腊
月里，在冰冻三尺的池塘里，穿着胶皮裤子踩藕。他
的关节、他的腰病，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

看着这一大片的荷叶，父亲想的是当年的辛
苦日子还是曾经的年轻力壮？抑或是此时此刻的
知足而乐吧？

在家里的院子周边，父母种满了扁豆。每年这
个时候，父亲都会爬上屋顶、墙头摘扁豆。我们说
了很多次危险，也抗议了很多次，不服老的父亲就
是不听。他说他瘦，身子灵巧，他说他自己会注意，
他说他的另一只手抓着树干……总之，一大堆理
由，我只能胆战心惊地随着他的安慰也安慰着自
己。好在，马上就要搬离这个院子了，父亲爬屋上
墙的日子也不会存在了，我们就都放心了。

假期就要结束，我也要回家了，父亲吃过早
饭，又爬上墙头为我摘扁豆。在茂密的叶子之间，
父亲认真地挑选着，摘着，很骄傲，他觉得，他又是
那个能够照顾儿女的父亲了！

有一朵茄子花，头一天还是娇艳的花朵，第二
天就变成一个小茄子了。 听着电视机里传来的

《时间都去哪儿了》那首歌，看着父母的小院，心里
酸酸的。是啊，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就在这花开
花落间，在这果实成熟间，流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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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爱我

插图/巴巴熊

︻
生
活
烦
恼

︼

【严父慈母】

【家事段子】

︻
家
有
长
辈
︼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前，我的兴趣主要是
读书，有了孩子以后，注意力不得不转移，开始带
着孩子满世界跑。跑的路多了，美丽的风景看了不
少，但“恶棍”般的人渣也见了不少。

就在今天早晨，我们的车又被堵在了路上。谨
慎起见，我们尽量和前车保持相对远的安全距离，
但就是这一点谨慎，让后面一辆尾号461的雪铁龙，
怒发冲冠，直接就撞上了我们的车尾。哐当一震，我
们吓了一跳，第一反应是，我们的车子被追尾了。

正从后视镜往后看，又是哐当一下，我们的车
子再一次被撞了，我们这才知道，是后面的车主故
意撞我们了。My God，怎么有这样的人？我们急匆匆
下车理论，还没开口，对方气势汹汹地就吼开了，

“妈的，路是你们的？你们不会开快一点？”
“师傅，前面堵上了，我们怎么开快点？”
“什么师傅？给老子滚！”
“哎，你讲不讲道理？堵车了，你不能就撞我们

的车啊！”
“撞了又怎么了？”对方简直凶神恶煞！
“混蛋！”我当即掏出手机就想拍下现场，报

警，却被同车的朋友拉住了，“算了，别耽误时间
了，我们走吧！”看看后面望不到尽头的车流，想想
大家都在赶时间，我们只好回到车上，默默地发动
车，后面的恶棍早已扬长而去了！

“黑社会的！肯定是黑社会的！”朋友一叠声地
感叹！

我懦弱的眼泪顿时在眼眶里打转，这朗朗乾
坤，怎么就有这样的霸道之人？

也就是不久前，我们出去旅游，也是眼睁睁看
到另一个恶棍，在大庭广众之下，颠倒黑白。那是
从香港飞济南的飞机上，大家刚刚吃过午餐，纷纷
去卫生间。坐在我左前方的一个中年男人，膘肥体
壮，把腿大咧咧伸在飞机过道上，结果把一位老大

爷差点绊倒。老大爷摇晃着还没站稳，对方恶狠狠
地骂开了，“走路不长眼睛啊？”

老大爷抬起头，满头花白的头发根根竖起，
说，“你绊倒了人，不该说一句对不起吗？”

“你给老子说对不起还差不多！”对方圆睁着
眼睛，满脸横肉，蛮横而狰狞。

“小伙子，我也年轻过，还在部队里摸爬滚打
了几十年，人啊，不能太过分了！”

“啰嗦什么？欠揍啊？”对方霍地站起来，嗓门
八丈高，一飞机的人顿时鸦雀无声。那一刻，我真
恨自己手里只有一支笔，而不是一把剑，如果我是
古代的剑客，我一定用我手上的剑，除暴安良！

我的朋友是国家资源管理方面的专家，也不
止一次遇到恶棍。有一次，去外面吃饭，人很多，大
家都在排队等餐位，一个胖女人公然插队，一个小
伙子就说了句，“大家都在排队呢！”那个女人疯了
似的，直接就扑向了那个小伙子，“我要你多管闲
事！”

小伙子也是秀才遇到兵，摇摇头，饭也不吃
了，掉头就走，女恶棍竟然不依不饶，还要追上去
打人！她的两个小胖孩子，还有她老公，就站在那
里哈哈大笑，边笑边说，“你老妈太厉害了！”

“都是什么人啊！”朋友声音里，满满的都是无
奈和愤怒。

有那么一瞬间，我也对这个社会充满了悲观和
失望，想，在家多好，没事出什么门？简直是找罪受！
但那只是社会的一个黑暗的角落，大多时候，大部
分人，都是心怀善意。不是吗？比起遭遇恶棍，我们
所遇到的好人要多得多，唯一需要我们做的是，善
良的人们要携起手来，团结一致，我们和恶棍的数
量是十比一，百比一，千比一。如果我们只做看客，
我们就只是一盘散沙，可是，如果我们拧成一股绳，
就能像鞭子一样，狠狠地教训那些混账恶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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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码是一码

周末傍晚，我和老婆因为琐事拌起嘴来，
她说有本事别吃她做的饭，我生气地回答说

“不吃就不吃”，之后便气呼呼地躺在沙发上
看起电视来。

老婆也没理我，一个人开始吃晚餐。吃完
后，她走到沙发旁拉我起来，我以为她给我台
阶下，劝我去吃饭。

我正想趁机再说她几句时，老婆张嘴说
道：“饭可以不吃，但是刷碗的任务得完成，这
是两件事，一码是一码。”

——— 张展

谁赚钱容易

我是老师，老公在建筑工地当管理人员。
每次，我都对儿子说：“我比你爸爸赚钱

容易，少问他要钱！”
国庆长假到了，儿子想要出去旅游，但

老公躺在床上哪儿也不想去。
儿子马上旧事重提：“妈妈，我现在发现

爸爸比你赚钱容易，他躺着也能赚钱啊！”
我问儿子：“为什么这样说？”
儿子说：“他不带我们去玩，省了很多

钱，你平时不是常说省钱就是赚钱吗，他这
也是在赚钱啊！”

——— 扶贝

┬苗君甫
从小到大，他都不爱我。
五岁，我全身被开水大面积烫伤，母亲搂

着我哭，说都是她没有看好我。他阴沉着脸：
“是他自己调皮，他的错你别想着替他承担。”

六岁，刚刚出院的我，左臂还缠着绷带，
被他带到地里出花生。母亲拦住他，说：“他还
是个孩子，手还没好。”他阴沉着脸：“左手没
好，右手不是好好的吗？这点轻活儿可以干。”

七岁我上小学，因为烫伤，左手无名指
无法伸开，被同学们嘲笑，回家向母亲哭诉。
他阴沉着脸：“别人说点啥你都哭，你是为别
人活的吗！”

十一岁我小学毕业，升入市里的初中。
报到那天，母亲兴高采烈地准备行李被褥，
要送我，他阻止母亲：“让他自己去！你能一辈
子守着他？”

十五岁我高中住校，母亲说，学习压力
大，脏衣服周末带回来妈妈给洗。我开心地
说好。他阴沉着脸：“不准带！自己的事自己
干，别老指望你妈。”

十七岁我高考落榜，面对十七年来首次
遇到的重大挫折，我哭得死去活来。他阴沉
着脸：“没考上怨谁？只怨你自己不努力，有啥
理由哭！”

十八岁，复读一年后，我考上外省的一
所大学。母亲拉着我的手说贴心话，他却说：

“家里只负责学费，生活费你自己想办法。我
十四岁就开始挣工分养家，十八岁不小了！”

大学四年，我做家教，勤工俭学，没有向
家里要过生活费。想起他来，是满满的恨。想
到从小到大，他对我说过的那些刻薄的话，
在心里埋怨他。

二十二岁，我大学毕业，找到了自己喜
欢的工作。回家向母亲报喜，他说：“干出成绩
才叫本事，别以为找到工作就万事大吉了！”

他的话逼着我努力，每当我想放弃，想到
他阴沉的脸，严肃的表情，就在心里逼迫自己
一定要坚持，至少不能让他找到骂我的理由。

这些年，我在他的逼迫下学着坚强，学
着自立，学着努力自信地工作，想起他来，依
旧是满腹的仇恨。

二十八岁，我有了儿子。妻子娇惯儿子
时，我也开始很严厉，想起当年他的话，第一
次觉得我可能误会他了。

带孩子回家，他已显老态，在躺椅上听
戏。看我抱着儿子回来，他对我说，也像对我
儿子说：“男孩子不能娇惯着养，要不然不知
道奋斗，不知道努力。要是孩子从小喜欢依
赖别人，你得说狠话。也许他会恨你，但是长
大后他就会理解。真不理解也没啥，孩子出
息了，他埋怨你也值得。”

我叫了一声“爸”，再也说不出话。原来，他
对我的狠，只是因为他爱我太多。原来，他并不
是不爱我，只是因为他的爱严苛但却深情。


	B07-PDF 版面

